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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家文化的传统底色与现代演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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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 要】：在人类文明长河中，“家”始终是社会结构基础与文化传承核心。对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及东亚社会而言，家文化

不仅是亲属网络，更是具本体论意义的生存体验、严密伦理规范及联结个人、社会与国家的政治哲学。探究其历史渊源与现代流

变，对理解当代教育根基具不可替代的价值。过去百年间，随现代化剧烈冲击、人口变动及全球化加速，传统家文化亟需面向时

代解构与重塑。现代社会结构对传统家庭结构与生育制度提出严峻挑战。同时，无论是国内政策还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

（SDGs），均在重新审视并唤醒家庭的社会价值，试图通过政策干预重建支持体系。本文旨在梳理家文化的儒家渊源，论述其在

当代中国与全球政策中的意义，剖析其内涵外延，并直面现代社会挑战，以期为家庭教育与社会治理提供理论支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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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家文化的儒家渊源与本体论建构

要深刻理解中国社会运行逻辑与教育理念，须先回归“家”

的本位。中西哲学比较视野下，“家”在两种文化中地位截然不

同。西方哲学史两千多年里，追究本原、存在、主客体等，却

往往漏掉与人最相关的“家”的哲理，以至其在某种意义上成为

“没有家的历史”[1]。西方倾向追求“逻辑在先”，将人还原为中

性感知主体，直到晚近现象学思潮中，才将“家”置于生存论视

野直面看待。然即便是海德格尔构建的关于“炉灶”与“家基”的

诗意栖居，仍乏真实血脉与亲情维系。

相较之下，儒家从一开始便将“家”视为人类生存和德性的

绝对源头与本体论基础。儒家视野下的“家”绝非仅是社会学单

位，而是活生生、具整全生命体的存在。在中国古代哲理，特

别是《周易》卦象变通中，古人直接进入对“天父地母”和“乾坤

生六子”的家化思索，以阴阳互补生生方式深思人生与世界。

在家庭中，父母子女等成员围聚于精神与物质双重“炉灶”旁，

构成人类最亲密先天经验。人从父母结合获生命，在子宫混蒙

之后，于长辈怀抱学会直立与语言，在家人互动中生发出成熟

情感、尺度感、关系感与道德感，这正是教育学意义上“人之

为人”的起点。

在本体论基础上，“孝”成为理解人性独特的关键。“孝”不

仅是外在规范，更是人类“内时间意识”的集中展现[1]。人类繁

衍不同于动物本能，伴随深刻历史感与世代责任感。通过对孝

意识的切当体会，可窥见人类如何通过家庭克服时间流逝与生

命有限性。个体成年后建立家庭、抚育后代并回馈父母，晚年

产生“上不负祖先，下不愧后代”终极意识，获死而无憾的宁静，

这种基于“亲亲”的关系循环，使家文化具超越生死的永恒宗教

性意义。

从思想演进维度看，家文化核心理念在儒家体系中升华为

“仁”。远古时期天地观测催生“生”的思想，西周发展出“德”的

观念。孔子在此基础上，将源自东夷等部族呈现二人相亲形态

的古字内涵综合，建构了“仁的人性”。仁的重心在处理人际关

系，其核心与出发点正是亲子之爱。由亲子之爱推及家族、国

家、天下乃至宇宙万物，形成“天下一家、万物一体”的宇宙性

仁爱，构成中国型人性基本内容与逻辑结构。因此，家文化的

儒家渊源本质是以血缘为基础、以“推己及人”为方法、以天下

大同为终极关怀的宏大伦理体系。此种以“亲亲”为本的思想不

仅奠定传统社会道德基石，也成为今日家庭教育立德树人的哲

学起点。

2 家文化提出的当代意义：“家-国”回应与全球治理

面对现代社会家庭结构变迁与功能弱化带来的深层危机，

重新发掘家文化当代意义，以制度赋能家庭，已成国家政策与

全球治理重要议题。家文化不再仅停留在私人领域，而是深融

于国家治理体系与国际可持续发展战略核心。

2.1政策语境下的立德树人与法治保障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》颁布实施，标志家庭

教育正式从传统“家事”上升为新时代“国事”[2]，制定该法是为

发扬重视家庭教育优良传统，引导全社会注重家庭、家教、家

风，增进幸福与和谐，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

设者和接班人[2]。同时，家庭教育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，培

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先进文化，促进未

成年人健康成长。此立法宗旨深契儒家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

平天下”递进逻辑，彰显家文化在当代国家治理中的战略意义。

在此框架下，当代家文化源于家，生长于家，反哺于家，

焕发生生不息的教育与文化生命力。首先，立法强化家庭作为

教育起点的责任主体意识。政策要求监护人树立“家庭是第一

个课堂、家长是第一任老师”责任意识，必须承担对未成年人

实施道德品质、身体素质、生活技能、文化修养等全方位教育

引导的责任[2]。这种法律规制不仅对传统家教思想进行时代定

位，更让因工作压力和社会流动导致教育缺位的现代家庭得以

依法直接纠偏。其次，国家通过社会协同与公共支持体系“补

位”家庭功能脆弱性。《教育部关于加强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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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见》指出，要发挥家庭教育在少年儿童成长中的重要作用[3]。

现代家庭常面临资源汇集与照料短板，为此国家法律规定各级

政府应制定专项规划，将指导服务纳入财政预算，建立信息化

共享平台提供公共指导[2]。

此外，政策将优良家风传承转化为社会与个人品德纽带。

家风建设不仅限家庭内部，还被纳入国家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及

社会组织文化建设中。国家工作人员被要求带头树立良好家

风、履行教育责任，家庭教育情况被列为文明城市、村镇、家

庭等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重要评价指标[2]。这充分说明，传统

家文化在当代已成凝聚社会共识、提升道德素养的公共文化资

本。

2.2全球治理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（SDGs）的契合

国际视野中，家庭稳定与繁荣是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

（SDGs）的关键。全球化时代带来经济融合，也伴随贫富分

化、社会原子化等全球危机。家庭导向政策对于消除贫穷

（SDG1）、确保健康生活（SDG3）、普及优质教育（SDG4）、

促进性别平等（SDG5）及推动包容性经济增长（SDG8）具有

时代意义[4]。

应对现代工作与家庭冲突问题上，全球治理理念与中国家

文化现代转型形成深刻共鸣。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5.4明确

提出，必须通过公共服务、基础设施与社会保护政策，认可并

重视家庭内部无偿护理与家务劳动，促进家庭内部责任共担[4]。

全球面临的“照料赤字”问题表明，家庭内部再生产劳动是社会

经济系统基础，经合组织（OECD）和北欧国家的政策经验一

再证明，完善产假制度、育儿补贴与普惠性托育服务，是支持

双职工家庭、提升国家人力资本储备的关键路径[5]。当传统家

族支持网络在全球化与城市化中瓦解时，国家必须通过构建

“生育友好型社会”与“家庭友好型政策”，提供制度性补偿与福

利支持[6]。

再者，儒家家文化为解决全球治理难题提供独特东方智

慧。当今世界，极端个人主义泛滥导致社会联结断裂与冷漠。

儒家以“亲亲”为本的家文化，倡导“和而不同”“推己及人”，有

助于培养群体意识与责任伦理。传统宗法社会虽以家为本位，

但注重将血缘道德规范扩展到广阔社会关系中，“仁者爱人”“老

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等观念，为构建自由、

平等、包容现代社会提供深厚价值支撑。在全球文明倡议语境

下，儒家“德行伦理”将个人修身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联结，

倡导互利共赢与文化包容，为解决当代人类认同危机提供了文

化启迪。

3 家文化的内涵流变与社会外延

家文化生命力不仅停留在抽象哲学思辨与宏观政策中，更

深刻嵌入民间社会的日常实践、教育传承与社会结合的复杂结

构之中。理解其内涵与外延，是把握社会运作逻辑的重要切入

点。

3.1“纵式社会”的伦理内涵与教育实践

中国文化显著特点在于极强继承性，而其核心驱动力正是

以家族为中心的亲属制度。文化与社会延续性通过“世代之间”

交替实现，个体生命意义被置于“光宗耀祖”与“传宗接代”的跨

世代链条中。这种以家族伦理为核心的社会，呈现典型“纵式

社会”特征，构成社会最基本道德底色[7]。

历史上，家庭教育始终是维持纵式伦理传承的核心机制。

南北朝颜之推《颜氏家训》深刻指出家教特殊优势与矛盾在于

“同言而信，信其所亲”，血缘天然信任使家教相较学校教育更

具渗透力，却也易致父母溺爱，形成“恣其所欲”。为此，他奠

定传统家教宽严相济内涵。北宋司马光《家范》将家文化内涵

提升至国家治理高度，提出“其家不可教而教人者无之”，认为

家庭是社会缩影，治家与治国在“礼”规范下具同构性。宋代理

学家极大丰富家教哲学内涵，强调早期教育对“气质之性”改造

作用，提出“少成若天性，习惯成自然”。

此外，家文化内涵还包含高度组织化的家族治理智慧。元

明时期《郑氏规范》作为历史上最完善家规之一，详定庞大家

族内权力分配、道德宣讲、文化学习与实业劳动，通过“劝惩

簿”和祠堂责罚等手段，塑造“孝义”家族气象，展示家文化在维

系基层秩序的巨大内聚力。近代面对西学东渐，家文化内涵亦

展现强大包容与适应性。晚清思想家在传统家教中引入西方体

育、卫生观念及平权、民主教育方式，倡导打破“重男轻女”陋

习，使家文化内涵获得新生[7]。

3.2家文化的社会外延与拟制性机制

家文化外延展现极强伸缩性与同化力。社会结合基础建立

在类别与关系原则之上，儒家“推”的逻辑使家内称谓与情感模

式可无限扩展到家外，形塑了诸如“父母官”“子弟兵”“民族大家

庭”等深层文化隐喻[7]。

在传统社会，大量非血缘社会组织（如行会、商帮、结拜

兄弟乃至秘密社会）常模拟家庭内在结构与象征秩序建构社会

结合，将无血缘个体纳入类似父子、兄弟的权利义务网络。这

种拟制性使家族逻辑超越血缘，成为普遍适用的组织模式，极

大降低了社会交往的信任成本。

基于此，学界反思“以家族为中心社会难以转化为现代公

民社会”的观点，构建了“家族化的公民社会”理论[7]。该理论指

出，家族伦理延续性与纵式关系并非现代化绝对阻碍，相反，

它们可通过创造性转化，与现代公民意识产生杂糅与良性互

动，成为支撑现代社会信任与整合的本土文化资本。汉人社会

的家族结构特点甚至向周边辐射，深远影响少数民族社会定居

与组织演变；同受儒家影响的东亚国家，在更广阔时空展现了

家文化文明渗透力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现代民俗学研究中，家文化外延还体现



人文艺术社科探索与创新 第 2卷第 02期 2026 年

122

在“范式转移”上。20世纪早期的宏大叙事中，研究常聚焦“国

家-民众”二元框架，“家”只是收集民俗资料的工具。而进入 21

世纪，随个体意识觉醒，研究范式逐渐向“家庭-自我”转移。学

者们开始书写“个体民俗志”，将家庭作为理解自我认同、情感

网络与文化传承的终极场域[9]。这种向内审视的转向，表明伴

随社会变迁，“家”依然是安顿现代人精神自我的文化锚点。

4 总结

纵观百年流变，家文化始终是中华文明及东亚社会最深层

精神底色与结构基石。它承载生命经验与超越个体生死的内时

间意识，通过“孝”与“仁”建构，确立人类伦理最高源头；通过

传统惯性与拟制机制，构成广袤汉人社会及周边文明结合的强

韧纽带，维系“纵式社会”世代传承与身份认同。然而，必须清

醒看到，任何文化形态都无法脱离其物质基础与时代环境。近

百年现代化转型，无情剥离了传统家庭经济汇集与密集照料网

络。

面对系统性挑战，单纯道德说教与对传统大家庭浪漫化追

忆无法挽救现代家庭脆弱性。必须在国家和全球层面进行“整

体治理”。将家庭教育上升为国家战略，以法律手段重塑立德

树人家教空间，并通过财政支持与公共服务平台，补位传统家

族遗失的支持功能，是国家力量对危机的积极回应。同时，在

全球化治理语境下，将儒家强调责任与共同体的伦理智慧，与

联合国倡导的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深度融合，已成保障人类可

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。

未来，家文化生命力不在于刻板复原旧有宗法结构，而在

于实现其“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”。只有将“推己及人”家国

情怀与尊重个体的现代文明融合，用完善的公共政策为家庭分

担时代重负，才能在现代社会重新为人类筑牢一个“永远的

家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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